
齐国古陶文字，乃华夏文明发展进程
中的重要篇章，不仅是先秦社会衍流脉序
的珍稀物证，贮存着当时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的丰富信息，而且是人类尤其汉
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体验所留下的记忆
遗痕，其学术价值和包括古文字学、金石
学和玺印艺术美学等等在内诸多领域的
非凡意义，非区区数言所可尽概。

齐国古陶文字研究，自清同治年间
潍坊陈介祺氏集藏齐国陶文残片拉开
帷幕，至今已逾一百数十年矣，期间虽
时有新的实物发现和研究进展，然其
神秘的面纱尚未完全揭开。

皖省青年才俊李君，名飞，字翼之，
有金石之嗜，精篆刻之法，于圆朱文印尤
有成就和心得。数年前，李君缘于对古文
字的钟爱，经殷商甲骨符号，西周鼎彝铭
文，而渐次醉心于齐国古陶文字的收藏和
研究，寒来暑往，寝馈于斯，不觉收获渐
丰。今李君将其所集藏之齐国古陶文字
凡六十品（内中包括燕国陶文三品），精拓
汇编成册，以馈同好，实可喜可贺。它的
问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赏玩，或将能
起到某种弥足珍贵的推动作用。

●谷炎

《齐国古陶文字
六 十 品 》序

远处的康熙河，在一千多年前的
天空下妖娆着，佩环叮咚，珠光宝气。

再往深处看，便看见一群赤膊挥
凿的劳工远去的身影。康熙河，这条
人工开挖的古运河究竟有多古？据
文字记载，宋代就已“役三十万工，凿
河十里”。而专家推测，作为“吴楚分
疆第一州”的安庆，可能在春秋吴楚
争霸时就已开挖了此河。

那，为何称“康熙河”呢？
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个人——安

徽巡抚（康熙五十年-五十五年）梁世
勋。《安庆府志》中记载，梁世勋为解

“江涛汹激，舟艤险岸”之忧，“捐俸五
千金，浚河六百余丈，以利停泊”。百
姓感其恩德，将这条河称为“梁公
河”，又名“康济河”，因“康济”与“康
熙”谐音，且在康熙年间疏浚，后世便
传名“康熙河”。

梁世勋，不是华夏栋梁、抗敌名
将，也不是文坛泰斗、学界先哲，只是

“其德和平清介，其才以安民业”，因
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
模。他所关注的是江潮的涨落，漕运
的通堵，农田的丰欠，是一方的平安，
民众的福祉，并为此“焦劳况瘁，讫无
宁”。最终，梁公因督理屯田，“身心
俱疲，积劳竟以致疾，卒于屯所”。

这样一个为民生民计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官吏，当历史主要着眼于朝
代荣落时，他没什么地位；而当历史终
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环境的时
候，他的形象就一下子凸显出来。历
史的书页上，也铭记着这彪炳千秋的
一笔——“永为万世利赖，泽莫大焉”！

这条硕大的内运河，既可将长江
上游的货物运到下游城市，又是安庆
通八邑的航运要道，还是全城交通的
总枢纽，万千吞吐的货物由此交接转
运，“百货骈集，千樯鳞次”。逢端午
佳节，锣鼓喧天，龙舟竞渡，蔚为壮
观。河周边湖塘密布，良田万顷，百
姓“稻花香里说丰年”。

不息的流水，宛若这座城的呼与
吸，俯仰之间，便是清风徐来了。清
晨，“一片砧声破薄霭，彩衣飄濯迎朝
霞”；夜晚，“歌呼杂沓灯火明，千家沽
酒户垂帘”。人们伴水而居，与水同
行，舟来楫往，渔歌互答，尽享宜城的

安逸与明丽。
可惜，河曾经黯淡了。
新世纪，这条千年运河面临着生死

存亡的危机。值得庆幸的是，建设者开
始全面整治康熙河水系。他们清醒地
认识到，这座晋代就被誉为“宜城”的千
年古城，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之美，什
么文化都不成气象。康熙河，是祖先给
后人传递的生态信号，也是安庆千年文
明的活体图腾。它关乎生态，关乎美
丽，关乎民生、关乎文明……

千年运河终于抖落了尘埃，容光
焕发地与拔节生长的安庆东部新城
互为风景。建筑和河流之间，现代和
传统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一切没有
界限，那么和谐，安然有序。

春日，在康熙河畔散步实在是一
种享受。河水携着一津朝阳从东方
娉婷而来，逶俪到西。流水无声，垂
丝摇曳，花香弥漫。微风拂过，细而
长的波纹从碧阴阴的河面轻轻地漾
开，优雅得像丝绸上飘动的皱褶。最
好是黄昏，河畔的树木，河上的拱桥，
远方的楼影，还有西天瑰丽的晚霞，
一无遗漏，全都倒映在河里，偶有几
只归鸟，“啾”的一声从斜刺里掠过河
面，越飞越远，消失在天的尽头……
夜晚，河上飞虹桥的灯点亮了，与沿
河大厦的万家灯火一齐倒影在河中，
无数亮光和色彩搅和在一起，俨然一
幅神奇莫测的印象派油画。激昂的
广场舞曲交织着悠扬的黄梅小调，与
水波共生，给画面更添了几份激情。

夏天，炽热的太阳把画面点燃
了，烈焰焰地招展着。河边的蟋蟀、
青蛙以及景观带树丛里的蝉，摆开阵
势，倾情演奏着一场盛大的管弦乐；
秋天，河畔白茫茫的芦苇与金色的野
麦齐舞，啄食的麻雀一群群地飞落又
飞起；冬天呢，冷寂了些，但那微雪霁
寒河的景象别有一股况味，宛如一卷
淡雅素简的水墨画。

春河或是秋河，晴河或是雨河，
只要走近它，蓝天碧水的温馨就令人
感觉惬意而浑身松释和柔软。呼吸
着水边清新的空气晨练，任微风携着
氤氲的水汽拂过脸颊；或坐在河畔长
椅上对着碧阴阴的河水发呆，任小狗
由着性子在草地上打滚撒欢。那静

美惬意的一页，便在心底被轻轻折了
一个角，默默收藏了。

拥水而居，是一种安逸，一种满足。
河，是安康之河，济世之河。

“城中环绕玉河沟，垂柳人家夹岸
幽。美爱水边凉意满，日斜来上酒家
楼。”站在古老的康熙河畔，把这样的
诗句吟出口时，身子就一点点轻了，思
绪飞翔，或许，蓦然间便可抵达遥远的
北宋。这就是在康熙河畔的感觉啊，
不经意间，一抬头一低眉，就与一位故
人，或者一段旧时光相逢了。

一条有历史积淀、有文化涌动的
河流，如同一位饱读诗书并经历过风
雨历练的智者，它是耐读的，有着隽
永的深邃。走在飞虹桥上，听着脚下
木板发出“箜箜”的回声，不由得放慢
了脚步。为了救护这条时时可能折
断的生态茎脉，曾有多少人顶着烈日
赤脚苦斗在污泥淤塘里？多少人冒
着大雨光膊抢险于暴洪湍流中？多
少人迎着风雪奋战在冰河冻土上？

许多人与事其实终究要被淹没
的，留下沉默的河。

据悉，政府下一步要沿康熙河打造
黄梅戏大观园。生态与文化，血缘与历
史，将被有序地串联成一片独特的自然
人文景观。千年古城安庆无疑正走向
更多姿的未来。那么，怎么珍视过去就
成了挑战和考验。表面的浮华总是容
易模仿，不可替代的是渗进血液中那股
水墨浸染的文化品格，那才是真正与众
不同的安庆，我们的安庆。

当这个微雨的人间四月天，迎江
区千名悦读志愿者举着火把奔跑在河
畔，将那“读书·读河·读城”的圣火传
递；当孩子们诵读经典的童音，宛如天
籁般回荡在康熙河上空，一条心的河
渠汩汩地流向远方，远方芳草萋萋，所
有的花朵都在梦想中盛开、芬芳着。

我对康熙河水系工程，只剩下最
后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
角落，建一座梁公祠，并且刻上历代
疏 浚 河 流 的 铭
文。因为，这也是
历史良知的一项
修复工程。它事
关历史，更昭示着
未来。

●胡静

康 熙 河 畔

笔者看过不少黄梅戏，经典的
就那么几部，但《玉天仙》一剧让
我眼前一亮，如见活泼健壮、清眸
流盼之处子。我的兴奋还有另外的
原因。零八年我在《随笔》第四期
发表“草台的命运”一文，出乎意
料地引起省内戏剧界老专家的热
烈反响。该文反思了戏剧史上的

“三改”，并对当下戏曲越来越偏
离民间和草根提出质疑，提出回
归戏曲本体，回归民间母体，回
归人性命题。柏龙驹先生从省城
来安庆一定要见我，在东升宾馆与
我畅聊黄梅戏话题，要求《黄梅戏
艺术》转载这篇文章。一晃十一年
过去了，黄梅戏在回归的道路上似
未见进展，倒是看到不少精心打造
的“大戏”，因流于说教而难获观
众青睐。《玉天仙》的出现，不妨
说是个例外。

《玉天仙》 在“三回归”的道
路上迈出了可喜而重要的一步。
在我看来，回归戏曲本体方为根
本，回归民间母体和人性命题乃
必经之径。

所谓戏曲本体，便是戏曲之为
戏曲的那个特性、程式和韵味，是
戏剧性所生发、激荡的本源。一部
戏像不像戏，看完后直觉会告诉
你，这个直觉便是“戏味”。这类
似诗歌，好的诗歌必有诗味。戏味
也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集中而直觉的
体现。无戏味，此戏便失败了，尽
管它高大上，路子很正。一旦违背
了戏曲之为戏曲的本体性，戏曲性
蒸发，戏味从何而来？经典戏剧经
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注重戏剧冲
突，巧设翻转，在剧情陡转或空间
并置的对比中，在双重身份或双重
面具的张力中生成艺术传奇；而在
场与场的转换中，唱念做打的细节
是否精致合理，是否生动诙谐，无
不关联戏曲性的强弱浓淡。莎士比
亚悲剧《麦克白》《李尔王》《哈
姆雷特》《奥赛罗》，中国古典悲
剧 《窦娥冤》《赵氏孤儿》，黄梅
戏 《天仙配》《女驸马》《小辞
店》 莫不如此。恕我直言，当下
有些戏连基本的戏剧冲突都匮
乏，没有跌宕翻转的剧情起伏，
无花脸，无小丑，无噱头，无风
土俚俗，一本正经，不好看不耐
观，戏味从何而来？

回归戏曲本体，在当下首先意
味着去赘化、去繁化。最近三十
年，附加在戏曲身上的“赘物”有
增无减，被光电化、说教化、美术
化、高科技化，包装过度，炫丽成
风，演出成本超高，躯体越来越庞
大、臃肿，不堪其重，戏曲之为戏
曲的本体元素反显暗弱了。仅舞台
上的布景、道具、灯光、戏幕不断
翻新，越来越繁复、奢华，喧宾夺
主，且不说令任何一个古代戏班望
尘莫及，即便当下县乡水平的剧院
也望而却步。新编黄梅戏 《玉天
仙》 既无布景，也无须换“幕”，
仅有两根粗大而古老的麻绳，道具
不过一桌六椅，场上乐队仅六人。
舞台中央悬吊一根麻绳，打了两个
扣，令人惊心；台上用一根麻绳圈
定一方表演场域，令人意外。可以
说，戏里戏外，角色互换，乐队演
奏，皆以绳圈为界。但“麻绳”达
到的效果却以一当十，兼具布景、

道具的功能，更有深化命题的象征
意蕴。同时，该剧人物配置也简
单，男女主角加上四个配角，配角
兼串屠夫、媒婆和“七嘴”“八
舌”等众多角色，所有角色均不退
场，成了活的“布景”，让人想到
从前戏班演出的鲜活场景。

事实上，传统戏曲和草台戏曲
之所以生命力旺盛，大受观众欢
迎，正在于它们化育于民间，也流
传于民间。在现代背景下，戏曲何
以要重提回归民间母体？原因在于
民间的丰厚渊深，不仅提供鲜活奇
异的戏剧素材，更可以容纳艺术的
多元性和价值的多维性。巴赫金毕
生研究中世纪民间文化及拉伯雷文
本，他认为，民间狂欢化“所遵循
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
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
断换位如 （‘车轮’）、面部和屁
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
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
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说白
了，民间立场看取事件和事物态度
不取单面、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
在二元或多元之间保持多维、换
位、互否的活力。任何事物都存在
正反同体性，诸如旧和新、盛和
衰、明和暗、上和下、丑和美、
垂死和新生、灵和肉、始和终，
均处于共时同在、相互循环的关
系中。原初的傻瓜、小丑乃至魔
鬼的形象基本是正反同体，内
外、智愚、高低、美丑之间的强
烈反差并没有偏废一方，而是正
与反保持张力，互证互否。愚蠢
是反过来的智慧，大丑是倒过去
的真美，疯狂是清醒的极致状
态，悖谬是真理的另类传达。在
官样文学中，傻瓜、小丑乃至魔
鬼的形象逐渐变成单面性的了，
仅仅成了国王、君子、英雄的陪
衬和插科打诨的工具。

《玉天仙》改编、移植于其他
剧种，故事原型来自汉代朱买臣被
迫休妻的野史记载，历经两千年演
绎、流传，生成难以尽数的戏曲版
本，昆曲、京剧、川剧、晋剧、梨
园戏均有此剧目，如京剧《马前泼
水》，讲的是朱买臣妻崔氏不甘于
生活清贫，逼夫写下休书离婚，改
嫁他人。后来朱买臣中第，出任会
稽太守，崔氏乞求复合，朱买臣马
前泼水，让他将收起覆水就同意复
合，崔氏因羞愧而撞死街头。以男
主角朱买臣的角度演绎这个故事，
其妻崔氏被塑造成嫌贫爱富、逼夫
休妇，最终自取其辱，为历代所嘲
笑、唾弃的可悲村妇。

《玉天仙》一剧抛弃传统戏曲
的单边立场，将男性叙事与女性叙
事加以并置，从朱买臣和玉天仙的
视角对等展开戏剧情节，从而在精
神取向和价值观上形成张力；尤其
玉天仙之独特视角——通过她的唱
与对白，痛述一个乡村女性的内在
诉求，将因贫弃夫、改嫁梦回、再
遭羞辱，以致走向自裁的精神脉络
展露无遗，在世人面前揭蔽人性的
悲剧尤其女性的悲剧，戏剧性由此
得以升华。改编者从传统伦理和男
权视角解放出来，回归到多元和多
维的民间立场，在人性命题上深入
挖掘，搔到引发现代观众共鸣的痒
点和痛点。 （上）

●苍耳

此曲原为人间有
——黄梅戏《玉天仙》观后

小叔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乐器。放
牛时剥柳树皮当号吹，又取竹子自制
竹笛，竹膜为笛膜，巧用气，平吹，超吹
不少曲子。如《采茶歌》、《耘田歌》、
《孟姜女》、《小放牛》、《洪湖水浪打
浪》、《闪闪的红星》等民歌和革命歌
曲。小诡成精的小叔还在竹笛里淋些
水，能发出一种颤音。有天地之清，世
俗之真。使乐曲绵延悠长，如同天籁。

青年时的小叔又学会拉二胡，山
乡称二胡为胡琴。不论平词、主调、打
彩调、花腔、二行、三行、火工，也无论
是严凤英派，王少舫派及后起之秀的
唱腔，黄梅戏的所有曲子，他基本都
会。指法换把、舒展自如。一年四季，
豪兴不减。长辈们对比看不惯，斥责
他“不务正业”。本来，小叔诚心教我
拉二胡，像蒙师那样手把手地教我。
但学拉几次，我仍拉得声音嘶哑如杀
鸡叫。老爸一脸愠色，便不干了。

二胡是凡夫俗子心中开的花，流
淌的画。一些采茶女听到小叔的胡
琴佳音，便喉咙发痒。其中小婶便
是。小婶唱的清朗圆润，如山溪泉水
一般甜柔，似荷塘绿叶一般清新。夫
妻俩你拉我唱，好不惬意。

然而，命运捉弄小叔。那夏日傍
晚，他正拉琴，悔不该让妻独个儿去地
里摘瓜，不料被藏于草丛中的毒蛇所
咬。虽急送医救治，却引起爱妻早产、
难产等连锁反应。终无回天之力，小
婶不幸殒命。遭此横祸，小叔顿像霜
打瓜秧——蔫了。成天忧郁哀戚，木
然不动。经亲友们劝解，数月后好了
点。但从此，小叔不拉二胡了。

山村会唱的不多，善舞的更稀
罕，而会拉胡琴的却不少。人们一致
公认柏篾匠拉的最好。柏师傅上工，
一口篾刀一把琴随身带，午休便拉上
几曲。有人撺掇，若有人唱便忘乎所
以，不顾一切了。他拉二胡的神态让
人忍俊不禁，而他拉出的曲子无不使
人陶醉和着迷。柏师傅娴熟掌握抖
弓、跳弓等技巧，音色更美。至今，我
仍念念不忘柏师傅拉的那首《浪子荡
街》。不是赵志刚唱的那首《浪荡子》

越剧曲，是黄梅戏小调纯音乐旋律，仿
闲荡逛街速度，如泣如诉，缠绵悱恻，
一唱三叹。沉郁的二胡琴音，百感交
集地在空气中波动，盘旋往复，重重地
敲击每一个人的心脉。改革开放初，
我首次听到《二泉映月》。古朴苍凉，
跌宕起伏，出神入化，觉得似曾相识。
一样的“多”、“瑞”起，“拉”、“梭”合；相
去无几的节拍啊。阿炳技艺超群，《二
泉映月》意境深邃，不愧为人间绝唱。
可这首经典名曲（得以挖掘），与乡里
故人柏篾匠拉的《浪子荡街》，竟如此
相近相仿。难道有某种关联或传承？

鳏居的小叔，咬鸡狐狸不改性。
虽不弄二胡和笛子，却又玩起“锣鼓
家伙”来。哪里有红白喜事就往哪里
钻。不给工钱蹭顿酒饭也心满意
足。除演戏等文娱活动，乡间锣鼓为
心口相传、约定俗成的锣鼓点（又称
经、调、牌）打，多用于丧葬“白喜”事
（亡者为尊，需虔诚须隆重）。“哐切，
当切”，流水调出殡。“清清哐……”单
调的锣鼓点子，倾诉哀伤。其中，有
一种“断丝弦锣鼓”，乐手将敲响的汤
锣抛上去即接在手，如杂耍，让鸣声
高高飘扬；并增洞箫竹笛伴奏，幽幽
咽咽，古朴苍凉，令人耳目一新。

小叔痴迷打锣鼓，渐成十里八乡小
有名气的乐手。终被乡、镇文化站聘请
为打击乐手，不时参加一些文艺演出。
近日，小叔兴冲冲邀我，观赏有他参与
的“十番锣”汇演。到现场，果然气派！
会演设拉弦、吹奏、打击乐三项，谓“丝
竹锣鼓”吧！仅笛、萧、唢呐为两女担
任，余者十人皆为男，一律着表演服。
年龄最大是我的小叔，打同鼓（大鼓）。
小叔介绍，由一专业戴礼帽者任司鼓，
司鼓另一手持拍板，领指挥。而拉二胡
有四位，大锣、喜锣、中钹、梆子各一
人。看小叔，一点不像年过花甲的瘦老
头，神采奕奕。他双手持木槌，不时随
大鼓左旋右转，手舞足蹈，身手不凡。
仿佛他满身都是鼓点，活力四射。

以锣鼓段，锣鼓牌子，弦管乐旋
律交替或重叠，能翻来覆去演奏十种
以上不同的调子。“扎扎哐，扎扎扎，哐

扎扎，哐哐扎，哐扎……”悉心倾听，
“同”击中，“搭”击边，“龙、郎”则为滚
鼓；“净、清”与“哐、丈”锣的不同音色；
钹间杂“七”；“朴”闷击，“次”响击的不
同。温柔婉顺的二胡和笛箫依附于打
击器乐周围。看似简单平常，其实大
有乾坤。迟“哐”不美，早吹不和谐，少
一弦不行，多一锤则杂而无章。十个
指头，提纲契领，钢举目张。如木屋的
枋柁梁柱环接支承，严丝合缝。乐手
们按乐调各司其职，刻苦操练，组成统
一谐和乐章。“仓仓、仓七、台七……”
司鼓拍板为号，示将转换另一调。以
此过渡，以钹煞尾。锣鼓铿锵，流畅，
神气十足，金声玉振。传统与时尚结
合，风格鲜明，卓尔不群。我为故乡的
艺文流芳，美韵薪传而欣喜。

以二胡、笛箫主奏，锣鼓陪衬的紧
打慢敲、细吹细打，轻盈活泼，委婉顿挫，
百听不厌。逸韵清越，繁声促弦，灵性飞
扬。心湖深处那根最纤细最脆弱的情
弦被挑动起来，袅袅娜娜，绵绵不绝。

啊，“十番锣”又是一曲。一锤似
空谷回音，篷篷松松；又像金石交响，
铮铮铿铿；时又莺燕絮语，珠溶玉盘；
再若风回曲水，碧影摇金；忽而飞瀑
堆雪，松涛惊雷。

今“三伏”季，异彩纷呈的器乐电
视大赛，给溽暑蒸人的夏夜送来一阵
阵清凉。上海音乐学院新作《天际》，
其曲运用于戏剧性的变速和对比手
法，光与影的交织。才情横溢的选手
陈泓璇，用三种竹笛轮番交替、不同凡
响的吹奏，更惊艳四座。腾腾地晕着
色彩，风的微漾，连裙幅的轻舞都蜜如
流，意境迭出。在音符牵引下，灵魂出
窍了，似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在静
夜里飘飘忽忽，直至渺渺。而在乡间，
农民和土和掉渣的
器乐，当然不可与
现代管弦、乐手和
专业演奏比。但正
因为这些民间乐
手，让一些湮没已
久的逸韵经挖掘和
创新，正显风采。

●贺琳

乡 村 乐 手

不管是走在河东还是在河西，都能听到
熟悉的歌谣，那就是皖水流域的男女老少耳
熟能详并能随口整段整段地唱出的黄梅戏。

“出门三五里，处处黄梅声”，这就是我的家
乡，一代又一代人，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
老去，绵甜爽口的歌儿，滋润了多少心灵。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少不更事的我，
被一阵歌声迷住了。唱歌的是小山包上
一群采茶的女人，因为隔得比较远，我看
不清她们的面容，但是她们甜美的歌声使
得整个山谷都是快乐的，因了歌声，使我
觉得劳动原来也能使人幸福。我那时还
不知道那些采茶的女人唱的就是黄梅
歌。这就是黄梅歌留给我的最初的印象。

此后，要听黄梅调，不费吹灰之力，
家乡的老少爷们，老婆婆小媳妇，未出阁
的大姑娘，都能信口来上一曲，《打猪草》
中的陶金花和金小毛，《女驸马》里的冯
素珍，《天仙配》里的董永和美丽善良的
七仙女，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与戏有关的
趣事自然也不会少。还记得在一个亲戚
家，两个才六七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就
在众人的面前无拘无束地“郎对花来姐
对花”起来，俏皮的神情惹得众人捧腹大
笑。同为孩子的我，分外羡慕那对小伙
伴，那两个神气活现的小家伙，走到哪都
受到欢迎。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在他们的
身上发生，一起“打猪草”的男孩女孩，成
人之后真的喜结良缘，成了人们眼馋的
一对，早年的看似无意的“对花”，潜移默
化，成就一段美妙姻缘。

看戏也能看出感情。村里有一对
年轻的男女特别喜欢看戏，如有演出，
他们会因相同的爱好而一起走出去，一
来二去，俩人的心中也便起了涟漪。小
伙子家贫，姑娘的父母都在镇上工作，
这样的两个家庭，几无缔结连理的可
能，亲事遭到了女孩的父母的反对，可
姑娘铁了心要嫁给一贫如洗的小伙子，
所幸，有情人终成眷属。据说结婚的那
天晚上，新娘在婚礼上了来了段《天仙
配》中的选段，想必是有感而发，戏中的
爱情，在现实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我自己成年后，独自一人离开了家
乡，在异地他乡，感觉自己像一只失群的
孤雁，孤独与寂寞咬噬着原本不安分的
心，心中的孤苦和痛楚难以言说。一个
百无聊赖的日子，我一人来到码头边，看
着通向家乡方向的轮船在鸣着听来有几
分感伤的汽笛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徐
徐远去的船一起游动。码头边有不少的
人在来来往往，那么多的人，没有谁注意
我的存在。忽然，一阵熟悉的歌谣吸引
了我的注意，歌声是从一个年轻的女子
的口中传出的，唱的正是家乡的黄梅
戏。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快步赶上
那唱黄梅的女子，我也不清楚我要干些
什么，在靠近那女子的时候，我差不多是
鬼使神差地也唱了段黄梅戏，结果，那女
子立刻扭头朝我看来，然后不由自主地
说了句：“老乡？”看她的眼神，她也不敢
确定我是不是就是她的老乡，但我可以
看出她也渴望遇见老乡。我说出了我家
乡的地址，她听过之后，眼神亮了，眼睛
里也潮湿了起来。因为歌声而在他乡遇
见老乡，我们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朋友，
互相帮助，互相关怀，那情形，温暖而美
好，纯洁的情感也一直保持了下来。期
间，我们没少调侃那天遇见的情景。

少时不懂黄梅味，读懂黄梅人已
老。年少之时看戏，多半是凑热闹，而
今，听到的再也不是戏，而是生活，某一
个唱段，没准就是在唱看戏的人。

●范方启

皖水谣

《玉天仙》剧照百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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